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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区数学双语教学原则

甲 任

  内容提要 作者从教学的实践经验出发，提出在藏族地区数学双语教学中应遵循的几个特殊
原则。如词汇对译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原则、数学符号的不变性原则、语义解释与句法分析相结合的
原则、双语教师语言态度的折衷性原则等。在藏区数学双语教学研究方面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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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民族教育中，“双语教学”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相结合实施的
一种教育。藏族居聚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实施的教学属于双语教学的范畴。建国以后，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藏区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使藏区的双语教学及科研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就。但这主要表现在藏族文科双语教育方面，而藏族理科双语教育是藏区教育中最薄
弱的环节，科研和教学都还在襁褓之中。现任国家教育部民教司司长的夏铸同志在阿坝视察时
讲：“中国教育难在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教育难在藏族教育，藏族教育难在理科。”可见藏区
理科教育任重而道远。作为理科基础课程的数学是藏族学生最难学的一门课程，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如情境因素、学生自身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双语使用以及科研等因素都制约着藏
区数学教育的发展。

长期以来，藏学界和民众观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文轻理”现象，致使数学双语教学的研
究几乎处于空白，没有系统规范的数学双语教学原则，造成了数学双语教学比较混乱的局面。
笔者感到藏区数学双语教学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数学双语教学是数学教学的特例，完全在数学教学的框架结构上实施，它与数学教学既有
共性也有个性，数学教学所具备的教学原则它都适用。根据本人的实践经验，拟提出数学双语
教学应遵循的一些特殊原则，供从事数学双语教学人员和有关研究人员参考。

一、词汇对译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并重的原则

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也是人们交流的重要工具。
当今世界科技迅速发展，新科学、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相应地出现了大批新的名词术

语。统一藏文数学名词术语，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都是不可缺少
的。同时，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之一。

藏文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字，过去曾在哲学、历算、史地、艺术、语言、医药等领域记录了大
量的著作和文献。但记录现代自然科学却十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藏语文的交流使用往往缺乏
相应的数学术语。如数学中有的一个概念有多个名称，或一个名词术语在不同场合下有多个含
义。如汉文数学中相反数的“反”字与逆命题的“逆”字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但在藏文中对这两个
字的翻译完全相同，造成了数学术语使用中的含混不清、生编硬造等现象。有的一个术语的使
用因不同人、不同地方、不同文献而不一致，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藏区理科教育的发展与提高。
所以，藏区理科双语教学必须首先统一理科名词术语并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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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处理好名词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与通俗性之间的关系。由于藏文与口语相对脱
节，生活语言和教学语言有一定的差异，在术语翻译中既要考虑科学性，又要考虑通俗性，以达
到新术语的合理性。在具体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双语的优越性，藏汉双语优势互补，就有助于理
科名词术语的统一。

第二，要处理好数理化等各学科交叉术语的协调一致性，要克服目前藏文理科中数理化交
叉点的术语不够统一的问题。有关研究人员必须重视这种趋势，在教学中双语教师要有意识地
运用协调性原则，不能各自为政或搞地方主义。

第三，要处理好藏区三大方言的共同性。从总体上讲藏语可分为三大方言，即西藏大部分
地区的“博巴”方言，青海省大部和西藏那曲、甘肃省藏区、四川阿坝地区的“安多”方言，四川甘
孜和青海玉树、云南迪庆等地区的“康巴”方言。这三大方言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引进数学术语
时，必须考虑三大方言的共同点问题，以有利于名词术语的统一。

第四，要注意保留藏语本身固有的理科术语。传统藏文或多或少地包括了一些数学术语，
如小学数学的“九九表”就可直接引用传统藏文中的有关术语，数学数位中个位以上的六十位
完全可以套用传统藏文固有的名词。在民族数学教育中，沿用本民族已习惯的术语，可极大的
推动民族数学教育的发展。

二、数学符号的不变性原则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德ꆤ索绪尔（ De Saussure）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①

表达数学内容、观念的数学语言也有数学的符号系统，即数字、字母、运算符号和逻辑符号等。
这些符号的作用，更能体现数学语言的简练、精确及形式化的特点。

所谓数学符号的不变性，是指在实施现代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将原有数学符号完整地引入
藏文数学教学中，保持其固的形式与内涵。

建国前。藏区基本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其文化主要是通过寺院教育传播的，具
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几乎没有涉及现代数理化知识。目前我们所提倡的数学双语教学中，数学
符号的引进和保持不变对藏区数学教育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正如吕传汉、张洪林所指出的那样：“数学及数学教育的文化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数
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数学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数学文化教育”。②就藏族而言，由于历史
上缺乏理科教育，数学的文化氛围淡薄，要真正掌握和运用它就要吸取其精华，就必须保留其
最有特色的部分，而符号系统正是数学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第二，现代数学中的符号经过长期的实践运用，已形成了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
关系便于对数学结构从整体上理解，有助于双语学生对数学本质的认识。

第三，数学符号的学习蕴含着数学思维发展和语言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学双语教学中的数
学符号学习，实际上也是一种概念学习。如果说符号概念的形成属于发现学习，那么符号概念
的同化属于接受学习。藏区学生在两种语言状态下有意义地同化新的符号概念，就必须满足他
们有意义学习的主客观条件。数学双语教学引进符号不变性原则，既保证了新学习符号本身具
有逻辑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使“符号和它所代表的观念与学生认知结构中的已有观念建立非人
为，实质的联系”，③既促进了数学思维的发展，又促进了数学语言的发展。

—49—

①
②
③ 邵瑞珍主编，《教育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26页。
王永会等编，《21世纪中国数学教育展望》，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211页。
转摘自朱文芳，《数学通报》1996（12） ，2页。



奥苏伯尔（ D．P．Ausubel）提出，“学生的认知结构是从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化而来的”。①所

以，在实际的数学双语教学和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数学符号必须保留现代数学中的原符号。
第四，数学双语中保持符号的不变性，还将有利于普通语言与符号语言的转换。普通语言

是学生的生活语言，用普通语言来解释事物学生容易理解，在教学实践中将普通语言“数学化”
译为数学符号语言，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学教学中也屡见不鲜。方程就是满足文字条件的数学符
号。

三、语义解释与句法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藏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相当讲究语义与句法的正确运用。要使双语教学与数学有机地结
合，不仅要完美地保留数学符号，还要注意数学语言的正确使用。因而语义解释与句法分析作
为讲解数学知识的主要辅助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藏文运用到数学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的部分，书面文字与口语相对脱节。学习者
在学习数学双语的过程中，必须了解藏文书面语的一般句法规则，理解与之有关的语义内涵。
汉语是藏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学习数学，显然不懂其语义与句法是不可能
接受深奥的数学知识的。所以，从藏汉双语的角度来分析，藏区数学教育只有重视语义与句法
的分析，才能对数学语言的结构，语义的内容，句法与语义的逻辑联系有所认识，才能正确理解
数学语言表述的内容。例如，应用题中常用的“相向而行”一词，译成藏文后仍然与通俗的藏族
口语有相对较大的区别。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理解其意义，这就需要双语教师正确解释其语
义内容和进行必要的语法分析，使学生明确“相向”的含义。有些藏族学生对汉文理解能力并不
强，加之理科学生的语文能力相对较弱，出现部分学生因难以理解“相向而行”的汉文内容，而
造成无法解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合理运用双语，对语义进行适当的注解，分析其句
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藏区多数数学双语教师对语义解释与句法分析重视不够，需要进一步提倡该原则在
实际教学中的运用。

第二，学生母语的句法和语义不同程度地与其生活经验相关联，他们会把句法规则与口语
习惯自觉地进行比较调整，使彼此协调起来，而且可长期运用下去。相比之下，数学语言就没有
这样丰富的生活经验作为借鉴。数学语言环境小得多。而数学概念经过多次的抽象，大都已不
可能根据学习者日常的经验自发地形成。数学语言的句法规则是通过书面符号来学习的，不懂
数学的推理规则，不可能判断数学命题的真伪。

所以，数学语言的语义与句法都必须认真地学习。在数学双语教学中，既要强调语义解释，
又要注重句法分析。

第三，两种语言文字的句法与语义分析相结合，便于建立数学语言的语义与句法之间的逻
辑联系。数学语言的学习仅限于语义，那么学生将不会使用形式的数学理论；如果只限于句法，
那么学生将不理解语言表达的意义，不能把语言“数学化”。只有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
解决各种数学问题。在数学双语教学中，建立数学语言的语义与句法的逻辑联系，主要是通过
分析藏文句法与汉文句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比较藏文语义与汉文语义表达同一事物的方法。
以求两种语言的高度融合与优势互补，从而理顺语义与句法的逻辑联系，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数
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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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语教师语言态度的折衷性原则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同时又是团体认同的符号，因此与社会结构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双语
环境中，语言态度更为明显，更为复杂。它对双语人的心理状态和语言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双
语教师的语言态度集中反映在他们对自己所操的两种语言的态度上，即对待母语的态度和对
待第二语言的态度。绝大多数藏区数学双语教师的母语是藏语，汉语是第二语言。目前藏区双
语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出现了两种趋势。

第一，维护母语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情感成份起主要作用。它表现为一种语言感情，
即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尤为深厚的感情，认为语言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它应当渗透到
本民族文化的各个角落，这部分双语人极力主张多讲本民族语言文字。双语教师维护母语的态
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藏文数学的认识观念及认识风格。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既有
制约数学双语教学发展的消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发展藏文数学独特的部分，如计数、历算等
方面又有促进的作用。

第二，放弃母语的态度。放弃母语的态度一般意味着放弃本民族的语言价值观。在这种态
度里，情感的成份很少，更多的认识成分在起作用。他们认为第二语言（汉语）的社会功能大于
母语（藏语）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实际教学中，认为汉文数学有悠久的历史、系统的原则、丰富
的教学经验，因此没有必要开设藏文数学课程。这种语言观不利于开发民间数学文化和民族数
学文化，不利于民族数学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笔者提出折衷性原则的基本论点，走双语共同发展的道路。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汉族离不开
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一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局面。这一事实决定了民族教育必须实
行双语教学，显然民族数学教育也不例外。数学双语教师语言态度的折衷性，能促进数学双语
教学健康地发展。它既能使藏族数学教育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又能使其融合于世界数学
文化之中；既有利于继承发扬藏族传统的数学文化，又有利于发展民族科普数学文化、从而达
到弘扬民族数学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的。

五、结束语

藏区数学双语教学研究目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急待进行研究和开发。笔者所提出的藏区
数学双语教学原则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初步。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希冀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
工作中来，使年轻的藏区数学双语教学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系统化，为民族数学文化的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说明：本文是四川师范学院和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共同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重点
研究课题《藏汉高等数理教育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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